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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骄阳似火。
驱车从广州来到肇庆市鼎

湖区沙浦镇。这里位于西江下
游冲积扇平原，自古以来就是水
草肥茂之地。放眼望去，连片的
池塘铺满浮于水面呈椭圆肾形
的叶盘，深绿色，多皱褶，布满
刺。其中冒出来一枝枝像睡莲
般的花朵，小巧精致，鲜艳夺
目。沙浦镇盛产芡实，田野遍布
大大小小数千亩芡实塘，每年4
月至9月，远方一种珍稀的候鸟
——水雉会迁徙而至，在布满刺
而不易受到蛇、龟、鼠等天敌侵
扰威胁的芡实叶上产卵繁殖。
据说，沙浦是我国重要的水雉分
布和繁殖地。而在 10年前，由
于它周边一些地方的土地改变
了用途，致使大量芡实塘消失而
水雉被迫另觅别处栖息，沙浦也
就成为水雉在广东少有的幸运
之地。

宽阔的芡实塘，密密麻麻的
绿叶在烈日下泛着耀眼的光芒，
成群的白鹭，还有池鹭和夜鹭混
迹其中，要想发现娇小玲珑的水
雉实在不易。在一处先前被同
伴发现水雉而视其为“福塘”的
芡实塘，果然给我们带来了惊
喜。透过望远镜头，远处一只水
雉迈开枯枝般分叉的长腿轻盈
地在叶子上潇洒地行走，身披
靓丽的繁殖羽：白色与棕褐色
相间，颈部后端有一截金黄色
的羽毛，一条分叉的长尾羽迎
风飘扬。气质优雅，体态柔美，
难怪人们称之为“凌波仙子”。
它时而啄食叶上的水生植物或
昆虫，时而啄食芡实花朵的花
心，慢慢走远，渐渐消失在芡实
塘的深处。

在典三村，村民阿梁夫妇种
植了数十亩芡实，还租了几口鱼
塘养殖蜚声海内外的当地特产
文山

乃鲤、文山
乃鲩，到了入秋鱼儿

肥美时，他会兼营餐饮，还晾晒
鱼干提供给顾客。阿梁待人热
情，邀请我们到其工棚喝茶歇
息，他告诉我们，不远的一湾虾
塘有“芡实鸡”活动。他说的“芡
实鸡”即是水雉，因其多在芡实
塘出现外形像鸡而称之，当地还
有人因水雉的叫声称它“噢唔
鸟”的。

水雉认生怕声，若受到惊吓
就会迅速逃离。我们不敢声张
像“鬼子进庄”般悄悄地摸过去，
还真有一只水雉浮在水藻上悠
然觅食，它体形较大应该是一只
雌鸟，长长的尾羽垂到水面，与
水中的倒影形成一个完整美妙
的椭圆形。过了一会儿，从旁边
的芡实塘飞来另一只体形较小
的水雉，降落瞬间，它不断扇动
被晨光穿透的雪白翅膀，细长的
双腿像跳芭蕾舞似的变换轻盈
的动作，收翅减速瞬间便稳稳地
落到水藻上。它来回走动，啄食

的频率明显快速，很快又飞回芡
实塘中，如此往返数次。我猜
测，这是一只抱窝孵卵期间出来
觅食的雄鸟。

那几日，我们接连观察到水
雉的踪迹：亲鸟带着数只长着浅
黄色短羽毛的幼鸟在芡实塘觅
食；几只成鸟降临水草丰美的池
塘惬意地洗澡；旷野中不时传来
它们独特的“喵喵喵”的鸣叫声。

沙浦友人阿友，两年前和搭
档一起到广西贵港投资种植芡
实，他说那里也有水雉，还用手
机拍到水雉卵呢。于是，我们继
续西行寻觅其踪。

位于郁江畔的贵港市太兴
村，一些田地因常年浸水而无法
耕种，阿友他们利用这些撂荒低
洼田种植了 700多亩芡实。作
为当地芡实产业扶贫基地，广阔
规整、长势喜人的芡实塘，不仅
可为当地村民带来经济实惠，也
为引来水雉提供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我们跟随阿友踏着雨后
泥泞的田埂，四处寻找水雉的踪
迹，很快就在芡实塘发现了它
们，还从飞翔的鹭鸟中辨认出水
雉的身影。

“照的是什么呀？”有村民看
我们在田间拍摄好奇地投来疑
惑的眼神，当看到水雉美丽的画
面，他说过去从未见过这种鸟。
在一旁劳作的阿意说：“现在这
种鸟多起来了，有时距离人很近
它 也 不 飞 。”“ 水 雉 应 该 怕 生
啊。”我不解。不远处一只水雉
趴在芡实叶上，看到我们却没有
马上离开，我们驻足观察不停的
拍摄它也无动于衷。过了一阵
子，它慢慢站起身，这才飞到附
近觅食去了。不一会儿，水雉返
回，又俯下身体继续趴着。奇怪
了，难道它在孵卵？透过相机放
大的画面，我惊喜地发现，一枚
梨形咖啡色的水雉卵就在它的
身体下面。

据资料介绍，水雉一般每窝
产卵 4枚，由雄鸟负责孵卵，孵
化期为 24天左右。雏鸟出生
后，很快就会跟着雄鸟觅食，数
周后便能飞行。眼前这只雄鸟
孵化的只是雌鸟产下多窝卵其
中的一枚，雌性水雉“一妻多
夫”，与不同的雄鸟交配产下卵
后，即由不同的雄鸟分别孵化育
雏，可以想象还应有其他雄鸟在
孵卵。果然，我们又在另一片芡
实塘发现了孵卵的水雉。观鸟
期间，我有幸拍摄到水雉雄鸟求
偶时的“炫耀跳舞”，拍摄到水雉
叼着空卵壳起飞、飞行、降落的
过程，还拍摄到十数只水雉幼鸟
在不同的芡实塘中觅食。

在太兴村，偶遇当地年轻的
龚副镇长和驻村扶贫干部小林，
我们聊到了芡实种植和水雉保护
的事情，期待来年季节轮回时，人
们能够看到更多水雉的倩影！

去年在中山参加一次老
“垦友”（当年同在农垦系统的
知青）聚会，由当年被誉为“知
情领袖”的伟泉兄张罗，并在
他的庐舍饮茗叙话。好几年
前我给他写过一纸陶渊明的
《饮酒》诗，如今他从匣中检
出，说“正合孤意”，遂裱挂起
来。他说的“合意”是指诗中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
意韵，与其自厅座退下后执意
从繁华的省城归作“田舍翁”
之愿景甚合。

座中英杰兄说他卸任后
也爱玩玩书法，聚会后他给我
发来一幅只有“霞光”两字的
行书。我一看还不错，刚健灵
动，不染流俗。于是给他回了

“好”的赞语。为了不使他认
为我说的是“面子”话，还补充
了一句：简单地说，一是有个
性，二是耐看，合乎这两点就
基本算得上一幅好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
都在建设兵团一团部共事，英
杰兄是“带刀侍卫（警通班
长）”，我是新闻报道员。 兵
团改制后各奔西东，一晃四十
余载，没想他干起了大事业，
成了“船老大”——中海海运
的老总，每天指挥着成百上千
条万吨（大者三五十万吨）巨
轮，在茫茫无边的大洋中乘风
破浪，为祖国现代化输油送
料。而我仍干“为人作嫁衣
裳”的老本行。看“霞光”二
字 ，颇有儒将风度，就知其玩
得甚为得心应手。

前不久，英杰兄又发来
“当代草书三家联展”的几幅
字给我看，并说其中一位在开

幕式上说：“他们不好意思说，
其实我们在好些方面都已经
超越了古人。”我左看右看，硬
是看不出写的是什么，就像秋
风吹折的芦苇横七竖八架在
宣纸上。曾几何时，为了出
彩，为了效益，不少人都在变
着法儿玩“出新”，甚而以写丑
字、怪字为美，让人看得直挠
头，书法简直成了任人打扮的
小姑娘。更有打着“书法是线
条艺术”的幌子，说看一幅字
只须欣赏线条就够了，不在乎
认不认得是什么字。这还叫
汉字书法吗？即便狂草，不求
每个字都认得，但一行下来总
该大致可辨吧。不然，何异于
绘画？不知道这几幅草书是
英杰兄特意挑选的，还是随机
下载，若都这般模样，那真是
让人“刮目相看”了。于是我
给他回了这么一句：“如果说
鬼画符也算书法，那确实超越
了古人！”他也很快发来三个
字：“说得好！”看来，他也认同
我的观点。

在大伙都在拼命赚钱致
富的当下，人的心性难免浮
躁，好说诳语，喜欢吹嘘，自诩
大师者并不少见。然而，说书
法已经超越了古人，我还是第
一次听闻。如果说农业超越了
古人，工商业超越了古人，科学
技术超越了古人，我想听者不
会有什么异议。但说文学艺术
（含书法）已超越了古人，就只
会惹人嗤笑。人类社会发展，
并不是一切都超越了古人的，
比如文章超越了司马迁？小说
超越了曹雪芹？诗歌超越了李
杜？绘画超越了石涛八大？至

于书法，就不要说什么书圣草
圣了，我看就连近人林散之怕
也未必能接其踵。

我又想起前不久的一个
论坛上，当谈到一些书法界大
佬的作品售价动辄十几二十万
元一平方尺时，美术评论家陈
传席当即厉声叱问：“你们这些
人胆子可真够大，书法卖得比
明清人的还要贵！”看吧，若按
这等价码，一张四尺斗方就可
抵两斤黄金！如果让“数纸尚
可博白鹅”（韩愈诗）的王羲之
闻知，真不知作何感想。其实，
这不是自我膨胀就是自欺欺
人。更怪异的是，以职位论价
似乎成了“书市”的潜规则，还
美其名曰“市场经济决定”。难
怪此前报道，某省书协竟有副
主席（含名誉）六十几人之多。

有一“垦友”对我说，古代
如二王及欧虞颜柳一个个都
是业余写书法，而今天的书家
大多是专业的啊，无忧无虑一
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写，怎么就
超越不了古人呢？这个问题
还真不好说。但我想至少在
现今乃至能想见的将来是这
样。故还是恳劝一些名家大
腕，不要由着性子妄自尊大，
尽量沉住点气，谦虚一点，收
敛一点，多写几张好字，把价
钱压一压，卖给喜欢书法艺术
的普罗大众欣赏，就像李白称
赞怀素“湖南七郡凡几家，家
家屏风书题遍”那样，不是很
好吗？当然，要是财大气粗的
主儿，你把价码挑得再高也
罢，一个愿挨，一个愿打。只
是千万别乱叫嚷，吓着一些囊
中羞涩的胆小的人。

第一本书帖是随着升上小
学五年级而出现在我的小书包
里的。

我们对于这一本书的出现
是颇为兴奋的。有几个原因：第
一，书本的编排格式和一般练习
簿册不太一样。它的版本是正
方形，内里又印有正方形的小格
子。我们是要写在小格子里
吗？还是写在大方格里呢?第
二，孤陋寡闻的我们也不会想到
这是以墨来书写的功课。

是的，那就是我的第一本书
帖，欧阳询的《醴泉铭》。他是正楷
高手，号称“正中第一”。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事实上我们虽然
远离祖籍国，但是前辈在策划华文
教学大纲，是很认真进行的。

也许因为小学时候学过书
法，年轻时候就开始收集书帖。
当我们到中国旅行，最高兴的就
是购买字帖，满足我和太太的需
求。有几套书是我非常满意的，
那就是各年代著名的碑刻；我还
收集了《三希堂法帖》及《淳化阁
法帖》，每一套都那么厚，古典且
便宜，是太太每次乘到中国开会
之便千辛万苦扛回家的战利
品。近几年，希望认识隶书书法
系统在汉唐这个阶段有何表现，
这些早年购买的书籍正好派上
用场。

秦始皇去世后，另一套新的
书体——隶书，也逐渐进入当时
的社会，取代了小篆。不管是圆
体还是方体，隶书都有它独树一
帜的风格。隶书只要掌握横竖

撇捺点钩，即涵盖了所有的笔
画。真是简单利落。而且，要妩
媚有妩媚，要阳刚有阳刚，真令
人叹为观止。《乙瑛碑》《张迁
碑》《曹全碑》《礼器碑》等碑帖
让人瞠目结舌。看看周围和中
华文明一同崛起的文明，中国的
文化进展得多么稳健呀！

隶书崛起于小篆以后，经过
汉朝的风光，前后不过四百年左
右便走下坡路，被唐朝的楷书渐
渐所取代。

有几个条件是使用隶书的
读者所必须关注的。比如说，隶
书的使用者强调“蚕头燕尾”、“一
波三折”，隶书的文字比较扁长，
所以有一定的特色，而且要藏锋，
又要露锋。虽然如此，隶书还是
不能普及化，因为它写起来速度
比楷书来得缓慢。市场上使用楷
书是必然的。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特意开班教导隶书。因为它优
美的字体，值得强力推荐。

隶书和后来的楷书并没有
太大差别。当然，因为是第一次
接触，会有些生疏，只要多背几
次条规就能掌握。在马来西亚
的华裔社会，有个约定俗成的条
规，报章的讣闻一般都是以隶书
书写。也许这是隶书对社会的
最后服务？这对《张迁碑》《礼器
碑》来说是多么委屈呀。

一甲子前我接收第一本书
帖，蹒跚前进。时光飞逝如斯，
六十年过去，刻碑上的文字拓印
成书，我的第一本字帖依旧美丽
迷人。

在大别山里，“牵面匠”是一
种专门帮普通人家做面条的师
傅的通俗称谓，它同篾匠、瓦匠、
木匠、铁匠、油匠、漆匠、裁衣匠
一样，是靠手上功夫走村串户、糊
口并养家的“手艺人”。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这几种手艺人在农
村里非常“吃香”，颇受大山里人
们的敬重和追捧。

那时候，我的父亲二十六七
岁，他本是大队的团委书记，因为
家中负担重，我们姊妹多又年幼，
他想利用身强力壮的时候多干几
样活，补贴家用，便辞去了工作，
回到生产队中参加劳动生产；在
挣工分的同时，一有空余时间，他
便自学木匠和瓦匠手艺，自己盖
房子，还自制纺织机、风簸机和桌
椅板凳等家具；最成功的手艺“转
型”，还是他自学成才、成为远近
闻名“牵面匠”。

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
度，但看到能工巧匠做什么，他
只要看一回，回来便“照葫芦画
酒盅”，一学就会，一做便像模像
样。他不曾拜师，也省了要跟师
傅学艺三年的工夫。在大别山
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学
什么手艺，都要跟师傅学三年，
同吃同住；给师傅早晨要打洗脸
水，晚上打洗澡水，白天还要端
茶递烟，盛饭点烟，伺候师傅，边
干活边学技术；且三年中所有跟
班劳务费归师傅所有，学徒分文
不取。父亲想到全家六口人，只
有两个劳力，去做学徒，时间和
家境上熬不起、等不及，便偷师
学艺，边干边学，不仅自制了烘
晒面团的大温箱、方竿子、案板
等木器用具，还卖柴买了一口揉
面的大土钵子，先拿自己开荒种
的小麦打成粉子，做起了牵面的

“试验”。
牵面的季节，一般是在隆冬

时节。早晨四点半左右，天寒地
冻，水冷刺骨，上小学的我便被
父亲叫醒起来帮忙揉面盘条。
这个环节，没有三个人一起协调
进行，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父
亲又不好找别人帮忙，免得又欠
别人工夫钱，只有叫我母亲和我
这个老大起床帮忙。昏暗的柴
油灯下，我一边揉面团，一边打
瞌睡；脚杆有时站久麻木了，也
只好用力不停地蹬，直至熬到东
方鱼肚白，这道工序才能完成。

盘成细条后，放进大土钵子
里，绕成一圈一圈的细绳，像个
电缆线柜似的。这时，父亲就可
以一个人慢慢来细搓，他像一个
极有耐心的搓绳师傅一样，把细
条根的“绳子”一根一根地绑在
两根小竹竿上，再放进大烘箱，
发酵和冷凝一两个小时，等待太
阳出来，再逐一取出来，挂在方
竿上逐一拉扯长。

拉扯面条也是一项细活，快

不得，慢不得，要不急不慌，徐徐
从之。既要借助太阳光的照射，
迅速烘干面条水分，又要借助微
风拉力，让面条盐分分布均匀，
让挂面筋骨老到，有嚼劲、好吃，
又不至于吹断；所以每天牵面既
要看老天脸色，又要看风力走
向，还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看下
盐下油的分量；不同的天气和风
级，下盐下油和出箱扯面的时机
是不一样的；盘算不好或做得不
到位，哪怕细微的失误，往往影
响面条的出品质量和口感，甚至
带来失败。

每一次牵面的头一天，父亲
会在深更半夜时冒着寒气出门
看一下夜空，实际上是观“天
象”：看明天是什么天气、多大风
力；大部分时候他观察得很准，
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有时
候，在凌晨四点钟搅拌面粉时，
天空中还有星星眨眼，可是，到
了上午9点钟却乌云密布，雷电
交加，这个时候父亲焦虑得手脚
失措，坐立不安，一脸茫然，后悔
不迭。一桌好面算是彻底“泡
汤”了，因为扯面时间一过，面团
只能烙成大饼吃了；而四五十斤
面粉的一坨面团，做成大饼，要
吃到何时？尤其是那个年代，一
桌挂面可是一家人过冬的主要储
粮，也是招待客人的“高端”主打
食品，如果就这样“泡汤”了，在
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全家人都
会陷入尴尬、懊恼和无助之中。
这样的“事故”发在自己家里，父
亲常常自责不已。如果是发生在
帮助别人家扯面时，父亲常常是
一整天不吃不喝，最后除了不要
工钱外，还要免费帮别人家再做
一桌挂面送去，赚不到工夫钱不
说，还要倒贴，对父亲来说，那是
非常无奈又沮丧的事。

不过，由于父亲厚道诚实，加
之手艺越来越精湛，村里的乡亲
们都来请父亲做面，一些亲戚不
远几十里挑来面粉，请父亲帮忙
做面；所以，一到冬季，父亲是村
庄里最忙碌的人，他用此办法跟
人换工夫或换得一天工分，从而
赢得了一个下午的“机动时间”，
可以从事“私有行为”——上山开
荒种植土特产和农作物，赢得了
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的机会，彻底
改变了家庭一穷二白的面貌。

随着农村实行土地责任制，
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乡
亲们手上的积蓄多了，直接到商
店里购买面条变得简单和容易，
父亲便“失业”了，同其它行业
的手艺人一样，手艺渐渐荒废
了，传统扯面的场景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手艺活也退出了历
史舞台；但是，父亲那种为摘掉
贫困“帽子”而战的实干吃苦精
神和勤劳朴实的品质却永远不
会过时。

江南之茶，唐人首选阳羡。
阳羡，乃宜兴的古称。唐朝

中期时，由于茶圣陆羽和常州
太守李栖筠等人的倾情举荐，
阳羡茶纳入贡茶，并在唐朝达
到鼎盛，而后又被历代朝廷列
为贡茶，直至清乾隆年间。据
载，仅明代洪武年间，这里运出
的贡芽茶便有40斤，叶茶呢，竟
有一万三千斤。真是“天子须
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宜兴的西渚镇，茶禅文化相
融天地，这是一种独特的旅游
资源，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
富。茶与禅的胜境，构成了得
天独厚的特色。这一切均与云
湖分不开。

云湖原名横山水库，顾名思
义，是把当地的横山拦挡起来，
筑坝蓄水。那时候没有先进的
工 具 ，大 坝 全 靠 人 工 血 汗 堆
起。据说是星云大师来了之
后，将名字改为云湖。云水相
依，云水襟怀……

真正领略云湖之妙，还是从
当地一位摄影家的照片里。他

叫万正初。
在我们住的“水墨田园”酒

店房间桌上，摆放着一部精致
的《云湖读本》。各种美图美
文。书中的照片，逐一展示出
这方天地的魅力——水幽留云，
白鹭翩翩，朝晖夕阴，气象万
千。其中一幅俯拍的西渚景观
的照片简直就是一幅重在写意
的山水国画，意境深远。那种
飘渺蓬松的晨雾，呈一种垄状
浮游，在房子与树木的行距间
分行弥漫，间隔飘游，欲散未
散，灵如蝉翼的流动与凝固，诉
说着这片土地的绵绵内蕴。这
种水墨笔致，是国画的传神写
意，也似一首轻盈的乡间晨曲，
拢雾披纱，美妙奏响。怪不得
这个酒店取名“水墨田园”。

万正初说，要想看到这种水
墨田园风光，只有每年的三月
或十月，而且，要逢水雾天气。
为了拍好云湖，他起五更爬半
夜，守着这方云水。他拍这里
的一草一木，哪怕一朵白云，一
片羽翼，都弥漫着诗情禅意。

我信手选了几张发到朋友
圈，立刻有人惊讶地问这是什
么地方，如此之美。我告诉他
们这是云湖。

最具灵性的那幅照片，是云
湖中的一个小渚，形同一叶扁
舟，上面排布着疏淡而纤巧的树
木，清新雅致，灵秀中既有茕茕
孑立，又显卓尔不群。当这一排
纤细的“舟”在大山的倒映中绽
放灵气时，整个云湖显得轻盈曼
妙。这是湖眼，犹如诗眼。

这让我想起三年前的一个
秋天，与深圳交响乐团巡演欧
洲时，我们来到了克拉根福特
那个著名的湖边。

克拉根福特是奥地利的第
二大城市。在郊外，一个特别
的湖光山色，宜于避暑的度假
盛地——沃尔特湖畔。

马勒一生都在这个湖边的
小木屋里，埋头创作。我们那
天朝拜的那个小木屋是在山上
面，从小木屋的后窗树林的枝
叶 缝 隙 间 ，可 以 窥 见 一 线 湖
水。沿坡而下，就是当地最大

的湖泊沃尔特湖。马勒灵感就
是在这里储蓄着，迸发着，喷涌
出了第四、第五和第六交响曲。

夜色中湖面有着极致的安
静。感觉到那湖面是阴阳两界
交流之处。上帝在这样的地方
布施是极吝啬的。特殊瞬间，
特定人物，特殊敏感，如果你能
感受到与灵魂对话，那么你一
定获得异禀。

那个夜色的湖面让我进入
了冥想之境。但，这还不是最
神奇的。翌日凌晨，为了看湖
上日出，我起了个大早。湖面
上有气雾升腾，迷蒙间，看到了
一个小渚，上面棍状立着一个
人，长发披金，飘洒如云，宛若
女神。起初以为是幻相，及至
这个“小渚”拨开云雾，渐渐显
露真形时，我一下子惊呆了！
这是一条平板小舟，上面站着
一个仅着三点式的美女，笔挺
立在上面，手执一根划杆，一团
仙气随身缭绕。

这飘来的美女，惊艳得如天
外来客，或者说是来自油画中

的神话女神，整个湖面无法平
静。她的腿好长，其肤色呈日
晒的棕色，油亮着一团光晕，
还没等看清她的脸，她纵身一
跳，湖水荡起许多朵玫瑰般的
浪花……

许多艺术家都喜欢择湖而
居，寻找宁静，寻找灵感。且不
说梭罗的《瓦尔登湖》，仅说中
国有位年轻的指挥家在德国留
学期间，苦于触摸不到勃拉姆
斯的音乐真谛，他利用一个假
期的时间，来到一个勃拉姆斯
居住过的湖畔，日夜在湖边漫
步，感受勃拉姆斯的气息。后
来，这个指挥家得到灵悟，不仅
指挥勃拉姆斯作品有如神助，
对所有德奥风格的作品，都挥
洒自如，才华毕现。

湖水有灵性，尤其对于敏感
的人。眼下这座有着云湖的茶
乡小镇，之所以倾力打造茶禅
文化，其意就在此吧。

正如当地一位文人说：西渚
的风貌，由水勾勒和描画，由水
赋予其灵性。

□刘元举云湖之

书家诳语

10月15日-18日，“清远首届
现代诗歌?古典诗词笔会”在清远
举行，来自省内外的嘉宾和清远诗
友70余人，共赴诗歌之约。

本届笔会由清远市文明办、市
文联、清远日报社指导，清远诗社
主办。以“绿色的城?绿色的诗”
为主题，在阳山、连州等地进行了

采风，游览清远风景名胜、古驿道
和美丽乡村建设情况，感受清远的
绿色生态、历史人文和乡村振兴。

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围绕清远
诗歌发展、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
关系、生态诗歌等主题进行了探
讨，与会嘉宾点赞清远的历史文化
和生态绿色之美，点评了当代诗歌

创作与清远之间的良好共生关系。
“疫情之下，诗歌何为？”清远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戚华
海在开幕式上谈到，希望诗人们用诗
歌传递信心、凝聚人心，用诗歌来疗
愈、引导人心，传递抗疫精神，创造能
够体现民族精神、刚健有力的诗词。

笔会期间还举行了诗歌研讨

会。据悉，清远诗社于 1988年成
立。“清远诗社的社员大到102岁
（丘百川），小到10岁（申雨霏）和
8岁（马骤骎骎）。”清远诗社社长
曾新友介绍，其中7岁开始写作，9
岁就有作品登上《诗刊》的申雨
霏，去年就成为了中国诗歌学会年
龄最小的会员。 （朱绍杰）

西行寻踪“芡实鸡”
文/图 陈卫国

□唐朝人

我的第一本书帖 □小黑
[马来西亚]

□杨德振牵面匠

“首届现代诗歌?
古典诗词笔会”在清
远举行

共赴诗歌之约

文讯

韵韵

珠海经济特区（油画） □冯少协


